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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花婆神话的文学人类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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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壮族花婆神话，至今在壮族民间的生育习俗中具有独特的影响。以往对壮族花婆神话的研究，较多地停留 

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层面上，始终没有摆脱文本化、文学化的模式，无法延伸到文字记录以外的广阔领域。文 

章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借鉴当代民俗学、宗教学和比较神话学所提供的视野和理论模式，尝试对花婆神话及其 

蕴含的生殖崇拜现象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阐述，以期在此基础上揭示其神秘的另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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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众多类型的神话中，花婆神话独具特色。花 

婆为掌管生育的女神，她叫姆六甲，管理着花山，栽 

培许多花。她送花给谁家，谁家就生孩子。花有红有 

白，她送红花给谁家，谁家就生女孩，送白花给谁家， 

谁家就生男孩。有时，花山上的花生虫、缺水，人间 

的孩子便生病。主家请师公做法事禀告花婆，除虫淋 

水，花株茁壮生长，孩子便健康成长 [1](1−2) 。壮族民众 

用语言形式解读花婆神话中有关“花”的崇拜并加以 

神化，阐述花不仅生了姆六甲，而且其生殖力通过花 

婆神延续下来并继续发挥作用，至今在壮族的民间文 

化中传承着，即还在口传神话、 民间信仰与生育习俗、 

民间法事、民间宗教祭典、民间宗教经典中传承着。 

以往对壮族花婆神话的研究， 侧重于起源的介绍、 

类型与变异的归纳分析以及实用功利性质的陈述，出 

现了丘振声《壮族图腾考》、梁庭望《壮族文化概论》、 

马学良和梁庭望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廖明 

君《壮族生殖崇拜文化》、梁庭望《越族神话与希腊神 

话神祗之比较》等为代表的论著。总体来说，已有的 

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层面上，始终 

没有摆脱文本化、文学化的模式，无法延伸到文字记 

录以外的广阔领域。本文拟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借 

鉴当代民俗学、宗教学和比较神话学所提供的视野和 

理论模式，尝试对花婆神话及其蕴含的生殖崇拜现象 

进行新的诠释和阐述，以期在此基础上揭示其神秘的 

另一面。 

一、花婆神话的演化轨迹在民间信仰 

中的体现 

郭沫若先生在《释祖妣》 一文中曾有见地地指出， 

“蒂”的初字是“帝” ， “帝”本是花朵全形，认为崇 

祀植物是古人生殖崇拜的一种表现 [2](53−54) 。远古时 

期，壮族先民对女性的生育缺乏科学的了解，仅仅凭 

借在劳动过程中，对大自然形成的感性认识。 “在长期 

的采集过程中， 人们逐渐注意到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 

即植物的花会变成果实；没有花的植物，一般不会结 

果；花不茂盛，果实就少，因此，花在壮族先民的心 

目中也就成为一种十分神秘的东西。 ” [3](129) 这种神秘 

感使先民对花有一种敬拜之情。在大汶口文化山东莒 

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一个灰陶缸上，刻有所谓“太阳 

云气”纹样。其实，人称“云气”者，也是花瓣的变 

异 [3](231) ，它也明显体现了先民对于花的崇拜，说明先 

民已认识到“花”对于人类生殖的特殊意义。广西宜 

州市刘三姐乡中枧屯地处亚热带气候区 
① 
， 年日照时间 

长，雨量充足，到处绿树成荫、繁花似锦，村民驰骋 

的神话想象力创造了“花”对于植物的生长繁衍具有 

决定性重要意义的存在：植物一年一度开花结果，具 

有无限的繁殖能力。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采取例 

如接触、模仿或象征等形式来表现对动植物的崇拜并 

加以神化，目的在于把花开结果的繁衍能力移到人类 

身上， 并希冀通过某种崇拜仪式以祈求自身生殖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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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不息， “花生人”母题的神话便应运而生： 

当人类还在混沌的时代，宇宙间只有一团由大气 

结成的东西，由屎壳郎来推动。后来飞来了一只裸蜂， 

这裸蜂有钢一样的利齿，把这一团东西咬破了，出现 

了三个蛋黄一样的东西，一个飞向天上，成为天空； 

一个飞到下边，成为水——海洋；在中间的就是大地。 

大地后来长了草，草上开了花，花里长出一个披头散 

发赤身裸体的女人，这就是人类的始祖母神姆六甲。 

姆六甲受风而孕，撒了一泡尿，润湿了泥土，姆六甲 

拿起泥土按照自己捏成人形， 后来就有了人…… [4](751) 。 

这则中枧屯壮族的人类起源神话，按照故事叙述 

结构的逐渐发展变化，大体上循着天地混沌→三黄神 

蛋→三界→花生姆六甲→姆六甲繁衍人类这样一条脉 

络演进。在这个叙述结构中，其一值得关注的是“花 

生人”这一主题在神话中的出现；其二是生育人类的 

生殖女神姆六甲是从花中诞生的， 她的生命本质是花， 

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力地位。如此看来，当姆六甲从花 

朵中生出来后，以“花”为内涵的先妣女神姆六甲便 

诞生了，不难觉察出这实际上是壮族先民对花的生殖 

崇拜的结果。不但由花中长出， 花婆她还有不少神通： 

花婆是花中长出来的花之神、花之王，管理花山 

上所有的花之魂，每一花之魂对应人间将生或已生的 

孩子的命。想要或就要生小孩的妇女都要祈求花婆送 

花即送子；小孩生病了,必是他/她的命花缺水或长害 

虫，小孩的母亲就要祈求花婆给小孩的命花浇水或除 

去虫害，有时,还要给小孩招魂等等 [5] 。 

人死了，灵魂回到花山，还原为花，再由花婆赐 

予别家，他便到人间投胎了 [6] 。 

从这则神话可以获悉，姆六甲在花中诞生的具有 

非凡生殖力的女神形象衍化而成兼有掌管死亡与再生 

权力的神秘“花婆”神衹。花婆也是花中长出来的， 

是花之精灵造成的神灵幻象，毫无疑问，她的原型应 

是花本身。这样，从单一的生命赋予者，到“生—— 

死——再生”这样一种生命循环过程的主宰者，花婆 

神在初民心中获得了某种神圣性。据新石器时代宗教 

神话的通则，大凡具有再生特征的神灵都被归结到女 

神——母神一类，因为在初民朴素的经验观察中，是 

母体而非父体单独承担着生命再生产的职能 [7] 。因此， 

花婆神话便成为后来中枧屯壮族以植物“花” 为象征， 

以人间的“花园”为意象，以神衹“花婆”为支柱点 

的生殖崇拜和民俗礼仪的全部内容。 

在中枧屯花婆庙的神台上，刘三姐的神像与花婆 

的神像和神位并排摆在一起，即刘三姐和花婆同尊为 

生育神。这种现象源自壮民好歌的习俗及村民对歌仙 

刘三姐编歌唱歌才华的崇拜与仰慕，是民众对刘三姐 

形象神化后的反映。神化有端，必有其赖以形成的生 

物原型，如据《广东考古》注从化当阳山： “其左为仙 

女峰，相传为仙女刘三妹所居，……三妹善歌不嫁， 

修道于此，遂仙去；有草开花如锦，名映山红，他山 

皆无，俗以为仙花。 ” [8](265) 我们从这段引文获知，刘 

三姐生命的本质也是花，而“花”在广西民间的文化 

意象中，有代表生命、代表情爱的意义，壮语就是把 

处于春情萌发状的女性或雌性动物俗称为“花” ，也把 

女性和雌性动物的受孕称为“得花” 。与此同时，刘三 

姐是被仙化了的一代天才歌手， 她流传下来的遗作中， 

大量存在着以“人是花来花是人”的思维方式构思出 

来的情歌，如： “好花红，好花生在高岩中。哥想伸手 

摘朵戴，又怕岩翻惊动龙。好花鲜，好花生在岩上边， 

哥想伸手摘朵戴，怕踩岩崩惊动天。好花多，好花生 

在那边河。哥想伸手摘朵戴，一来隔水二隔坡。妹是 

那边一蔸藤，朵朵花开十八层。哥想爬藤去连妹，又 

怕藤断两头崩。 ”这首《花歌》采用以花喻人的艺术表 

现手法，用花来比喻自己的心上人，借对花的赞美来 

抒发自己对心爱姑娘的爱慕之情，可谓比喻贴切，情 

趣盎然，既称颂花，又赞美人。需要指出的是，在宜 

州市壮族地区，这样以花喻人的歌谣可以说是俯拾皆 

是，以至于当地民众把“情歌”称之为“花歌” 。若再 

从“花歌”所蕴含的原型象征意义上看，它们与《诗 

经》中郑国青年男女每年三月上巳，在溱水和洧水之 

滨祓禊游乐，当双方情投意合时“赠芍采兰”(“古之 

芍药非今之所云芍药，盖蘼芜之类，故《传》以为香 

草”) 
② 
， “兰”与“香草”不仅表示结交定情之意，而 

且与隐喻着祈求生子的内涵相吻合。由此观之，刘三 

姐生命意境的生物原型就是 “花” ， 这与 “姆六甲”“花 

婆”的生物原型同出一辙，即“姆六甲=花婆=刘三姐” 

三位一体的关系，足以作为“花婆”神原型的依据 
③ 
， 

换言之，刘三姐也是中枧屯壮族聚居区的花之神，现 

实中壮民对刘三姐神化现象的态度便对此有充分的印 

证： ① 刘三姐被村民发自内心地纳入本民族的信仰系 

统，进入他们的神系，成为膜拜的对象，即在他们神 

话式的思维中，生育之神刘三姐是姆六甲、花婆的衍 

变和延续，世代相传并占有重要地位。② 时至今日， 

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九日花婆神生日之际，中枧屯都要 

举行祭祀活动，请花神刘三姐到花婆的花园“查花” ， 

保佑村屯人丁兴旺，老少平安，便是除神话思维的间 

接反映外，现实生活中直接反映壮民崇拜花神刘三姐 

的实例。通过以上实证表明，刘三姐被尊为对种族的 

延续和扩大有重大意义的花神，与花生姆六甲、花婆 

在生死转换中的特殊生殖意义的神话内涵一脉相承。 

从神话象征叙事的通则出发，如果说花婆神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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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以象征性意义来传达壮族先民生殖崇拜的思想倾 

向，那么，花神刘三姐现象则是现实地表达壮族先民 

生殖崇拜的举动，实质上都是花的原型所转换生成的 

一种象征性表述。因此，只要人类继续存在、对人类 

自身的繁衍与发展、 生命的保护与延续仍然足够重视， 

那么，壮民对于花婆信仰的热情就会一如既往的强烈， 

因为 “壮族民间信仰中民众所崇拜的对象， 往往与人们 

的日常生活有密切联系， 出于对崇拜对象的依赖之感和 

敬畏之情，进而把它神化，祈求得到它的恩赐” [9] 。 

二、 “求花”仪式的民俗活动事象在花 

婆神话中的彰显 
④ 

壮族原始信仰中的万物有灵观念认为，人是有灵 

魂的，人死后“灵魂必先飞到花园里，附在一种花的 

花朵上，然后由花婆安排到人间投胎” [10](253) 。花的本 

义指植物的繁殖器官，一般凋谢后结成果实，壮族引 

申为生育能力， 死而复生、绵绵不绝是它的根本特征。 

与神话文本的研究相比，更加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文字 

记载以外的“花”和“花婆”形象的再发掘与再阐释： 

① 原始岩画。在广西宁明、龙州、崇左、扶绥等地的 

左江流域 200 多公里长的沿岸峭壁上，分布着古代骆 

越人描绘的 183 处崖壁画。据考证，花山岩画距今已 

有 2 500多年的历史， 整幅画面长 172米， 高约 50米， 

面积 8  000多平方米。现存图像以人像造型为主，另 

有一些动物图像、环形图像、刀剑图像等，大小不一， 

共 111 组。环形的符号化图式，按考古学方法分类便 

可得五型二十五种：一是单环形，二是双环型，三是 

三环形，四是实心型，五是芒线型 [11](164) 。据民俗学者 

推测，这些圆圈有的是太阳，而大多数应是壮族原始 

图腾——花的表征。理由有二：其一，大多数人向着 

圆圈祈祷，且女性带有花冠，与壮族向花婆祈子的习 

俗相近，并可以与壮族神话相佐证。众多的圆圈象征 

着花的繁盛，代表族群的繁衍；其二，向花祈祷的周 

围有横线，与壮族传说中的花桥类似 
⑤[12] 。人类早期 

的绘画和雕刻，并非休闲欣赏的对象，而是顶礼膜拜 

的偶像，花山壁画中所展现的这种隆重的祈花仪式， 

正是用图像叙事表达壮族民众喜“花” 、崇“花”的史 

前神话观念。②“求花”仪式。壮族聚集地区，尤其 

是花婆倍受祟敬的宜州市刘三姐乡中枧屯，至今依然 

流行着婚久无子的夫妻希望通过“求花”仪式问卜祈 

福，向花婆虔诚求子的习俗。仪式由仙婆主持 
⑥ 
，求子 

夫妇双方必须到场，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仙婆家中以八仙桌为神台，仙婆坐在左 

边的座位，祖师的神像摆在神台中间，求花夫妇坐在 

神台的右边。仙婆点燃九支香，分别插在神像前的香 

炉中，便开始敬请祖师引领其灵魂入天上的花园请花 

婆查花根、看花枝，因为中枧屯民间传说花婆管理的 

三十六个花园中，优良品种只有十二种，其余的皆为 

次品。于是，不育或育有男女但发育不正常，痴呆愚 

笨、长得丑陋、夭折的，都认为是花婆没有赐花或只 

赐了次品花的缘故 [13] 。查问婚久不育的原因，此即所 

谓“问花” 
⑦ 
。 

第二步，待花婆查明过去不生育或生育流产不良 

状况的原因后，仙婆求助祖师把送花路上的绝房鬼和 

凶鬼消除干净，求子夫妇才能生育子女。然后向花婆 

求情， 希望花婆恩赐好花给求子夫妇， 此所谓 “求花” 。 

“三月初三来求婆，少座木桥少朵花，生我命丑无缘 

分，无缘无分，好比壶里少杯茶。人讲我有龙虎煞， 

天狗吃了我的花，夫妻吵闹姻缘丑，花棚婆王，求你 

送我一枝花。烧香烧纸敬天门，酒肉饭菜求地神，头 

上靠天来保佑，谢天谢地，好花应送我家门。今年求 

你三月三，六月初六再来还，明年若有花枝到，众人 

欢喜，好丑送来心也宽。 ” [14](1138) “求花”歌乞求花婆 

体恤“求花”夫妇的难处，恩赐好花。接着，仙婆得 

到花婆应诺送花时，便唱到花婆如何恩典，赐给好花， 

“我是花神来撒花，哪人接得子孙旺，花朵沾身娘欢 

笑，明年生个胖儿郎。我是花山花林婆，花林仙婆花 

心肠，谁人求花求到我，保你子孙万代长。 ” [15](52) 除 

此之外，又嘱咐如何栽培护理，直到求花之人一一 

承诺。

第三步，求子夫妇在仙婆的带领下去接象征生育 

的纸花。接花时，仙婆站在神台边，嘴里唱着“接花” 

歌： “花啊花， 花丛上下来，我家有钱米，请你来啊花。 

花呀花，长在苦瓜棚，朵朵笑眯眯，这回有了家。花 

啊花，长在丝瓜棚，我不要白花，要红花回家。花啊 

花，长在桐树上，人仔要娘领，我仔自进家。 ” [11](223) 

一边从香炉中抽出三根香交给求子的妇女，让她走在 

前头，其夫提起放在神台下的公鸡跟在后面，在神台 

前走三圈，然后把香插回香炉里，鸡放回神台下，用 

衣襟接过仙婆从神台上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纸花，表示 

接稳花婆赐给的花，并呼唤着： “子呀孙呀回家来啰！ ” 

“红花呀白花呀开在我家啰！ ” 随后女方把纸花放进衣 

服口袋，意味着求花得子。最后，仙婆燃化纸钱，谢 

花婆送花。至此，整个“求花”送子仪式才告结束。 

凭借祖师之力，以仙婆为核心， “求花”祈子仪式 

形成了一个由仙婆、祖师、花婆、花(魂)、求花者共 

同组成的超自然、超感官的对话系统(如图  1 所示)。 

横线以下，是感官系统所能观察到的现场活动；横线 

以上，则是内化于当地人意识形态的花婆信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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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花(魂)是最基本的，是壮民期盼生育能力 

的情感归宿的一种所指，因为在壮族民俗中，花是生 

命的象征，传说人的魂都是长在神树上的花朵，人得 

了花魂才会受孕生子，而花魂是神赋予的，只有已蒙 

神福的花魂，才能使人吉祥幸福 [16] ；仙婆虽是仪式的 

中心一环，但其所发挥的只是媒介作用。当祖师把仙 

婆引入花园后，仙婆就把求花者的观念意识传递给花 

婆，然后化身为所引花婆，实现求花者的意愿。仙婆 

“求花”时丧失自身主体性，化身完全得力于对祖师 

的凭依。祖师是整个活动的基石，取消它，仙婆将丧 

失“求花”能力，仪式将随之消失。 

图 1  “求花”祈子仪式对话系统 

在仪式中，仙婆拜花婆的神力，实现了祈生育、 

佑健康的目的，仙婆由此成为花婆在人间的代表。在 

中枧屯，村民把仙婆称为“三姐” 。 “三姐”即刘三姐， 

是“刘三姐”这一文化符号的简称，民众用以表达某 

种佑护理想和心理企求，是一种附会和借代。被称为 

“三姐”的仙婆，都是不学自会、无师自通、神灵通 

过人在梦中或在病中得到传授： 

女巫称巫婆，壮族民间又将其称为“禁婆” 、 “仙 

婆” 、 “鬼婆” 。巫婆一般无师承，无师自通。一些平时 

迷信鬼神， 能说会唱，感情丰富而又意志脆弱的妇女， 

偶然罹病昏迷，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吟唱一些离奇 

古怪的话语或歌谣，做出一些非常人的动作，被人们 

视为鬼神附身，宣扬自己就是鬼神的代言人，经过拜 

香火，成为巫婆 [17](79) 。 

从以上引文得知，仙婆是沟通鬼神的使者，是鬼 

神的替身，具有出入上中下三界的能力，进入出神状 

态的能力，医疗能力以及在社群与非常态的世界之间 

沟通的能力 [3] 。就此意义而言，仙婆自身所拥有的这 

种出神入幻的原型性景观，与深受壮民爱戴的巫神刘 

三姐以歌乐神而达到祈福、实现虚幻的东西变成实事 

而转化成为的原型意象遥相呼应 
⑧ 
。除此之外， “求花” 

仪式中仙婆吟唱的是“天上歌” ，即神灵借仙婆之口唱 

出的歌，这类歌一般人很难学会，也不会唱，仙婆自 

己能掌握这类歌，完全因为神降于身。活动中每每唱 

起这些歌时，都是依附体内的神灵唱一句，自己跟着 

唱一句，若神灵戛然而止，仙婆也黯然失声；倘若神 

灵离身，仙婆将失去演唱此类歌的能力。仙婆几乎没 

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勉强认识一些字，但神灵附 

身后却口若悬河、吟唱如流，这种本事与刘三姐能歌 

善唱的本领颇为相似。 

有学者认为： “仪式仅仅是人们早先思想观念的物 

质形式，从属于相对应的宗教的思想和观念。 ” [18](26) 

作为与花婆神话的表述相兼相融的“求花”仪式，其 

出现与中枧屯壮族自古便有的信巫崇巫观念相适应。 

壮族民间事象的宗教信仰中， 巫术活动极为繁盛， 

我国的古书中就保留了初民这方面的认识。《史记· 孝 

武帝本纪》载： “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 ‘越 

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 

寿至百六十岁。后世漫怠，故衰耗。 ’乃令越巫立越祝 

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 

之， 越祠鸡卜始用焉。 ” 勇之作法时， 宫廷中观者如云， 

围臣如雨。对照今本《百粤风土》的记载， “民众‘病 

不服药，日事祈祷’，延巫通神， ‘日久不休’ 。越巫甚 

至打入宫禁，轰动朝臣”，意思还是一致的。就祈子求 

生之俗而言，于商代的甲骨卜辞中，也可见之： 

戊申卜： (求)生五妣，于乙、于父己？(《合》 

22100)

癸未，贞：其 (求)生于高妣丙？(《合》34078) 
辛巳，贞：其 (求)生于妣庚、妣丙，牡、 、 

白豕？(《合》34081) 
上引辞例中的先公示壬配“妣庚”(又称高妣庚)、 

先王大乙配“妣丙”(又称高妣丙)、 “妣壬” 、祖丁配 

“妣已”(又称高妣己)、 “妣癸”等已故五位先妣，于 

商人心中，已成为祈求生育的女神，故商人崇拜且对 

其举行祈子祭祀。举行祈子祭祀时，商人亦重视牲畜 

的雌雄性别，即以雌雄动物象征男女的性状态，又通 

过交感作用而求生祈子，故可视为与人类生育的交感 

巫术有关 [19](225−226) 。由此可见，壮族的“求花”仪式 

本身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巫术活动，在巫风盛行的社 

会环境中和民众对祈子求生之俗的高度关注下，它的 

产生和发展满足了壮族民众的心理需求。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巫术活动转向神话本身时，还 

可以清楚地看到“求花”仪式与“花”在生死转换中 

的特殊生殖意义的神话浑融之特点。哈里森认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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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语中，神话的定义是“在仪式行为中所说的东西 

(talegomenaepitoisdromenois)” ；美国“历史学派”代 

表人物博厄斯(Boas)认为一个仪式就是一个神话的表 

演。 “人类学分析表明，仪式本身是作为神话原始性刺 

激产物。 ” [20](39) 中枧屯的“求花”仪式就是一种具有 

固定程式化的象征性的符号行为，是壮族花婆神话的 

仪式化再现。借助于仙婆象征性模拟帮助的这种固定 

程式化的符号行为，以“花(魂)”为符号载体，表达 

出“生殖繁盛”的话语符号。同时， “求花”仪式也是 

壮族花婆神话叙事的模板，它由仙婆唱着“天上歌” 

与神灵对话，虚拟地再现人界与神界的联系，体现了 

神话与民间信仰的相互渗透，反映出壮民对生命永恒 

的追求，对死亡的抗拒，归根结底是依托“神话”对 

生与死的注释。至今，壮族民众对“花”的生育和繁 

殖能力依然敬崇，通过象征着生死转换的“求花”仪 

式求得生育吉祥如意的做法，都可以看作是壮族“花 

生人”神话母题的注脚。 

花婆神话中的“花”崇拜表现了壮族人对生命的 

诞生与死亡进行的神化解释，成为孕育壮族生殖崇拜 

文化的历史源头，并影响它的延续与发展。随着科学 

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早已认识到生育是男女交 

合的结果，但是花婆神话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始 

至终都与生殖崇拜紧密相连， 依旧影响着壮民的生活。 

壮族居于此而形成的生殖崇拜信仰隐含在口传神话之 

中，深植于壮族生殖文化的土壤里，体现出壮族民众 

对生命本体的渴求。 

注释： 

① 笔者选择刘三姐乡中枧屯作为田野调查点， 基于如下两方面的 

考虑：中枧屯位于广西宜州市北部 5 公里处，村庄沿河而建， 

背靠连绵大山。 全屯 88.3％以上是壮民， 生计方式以农业为主， 

养殖业补充；日常用语以壮话为主，兼讲桂柳话；中枧屯是歌 

仙刘三姐的故乡，壮族乡村文化积淀较别处深厚，宗教文化、 

山歌文化保存甚于其北部的上枧屯和南部的下枧屯， 有利于了 

解包括民间信仰和山歌文化在内的乡村壮族文化。 

② 《后汉书∙袁绍传注》引《韩诗内传》。 “靡芜” ，李时珍《本草 

纲目》 认为即未结根时的芎管 （川芎） 嫩苗， 转引自潘其旭 《壮 

族歌圩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67页。 

③ 在宗教世界中，人的形体与非人的生物体是可以互变的，即人 

可以变为某一种植物或动物，反过来，某一种植物和动物也可 

以变为人。引自覃晓航《 “六乌圣母”与壮族的乌鸟崇拜》，《中 

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 2期。 

④ 壮族生育习俗，壮语称“求花” ，意为“求生育子女”。引自《中 

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3 年，第 764 
页。 

⑤ 壮族民间宗教仪式中，花桥就是女方父母送花（新生命）到男 

方投胎所经过的桥梁， 桥梁用一块长形石板象征性地安放在男 

方门前。引自黄桂秋、侬兵《镇安故地壮族巫信仰历史与现状 

考察》，《百色学院学报》2008年第 1期。 

⑥ 在宜州市，但凡有一定民间宗教信仰的人，都知道仙婆。日常 

生活中， 壮族民众面对不幸灾祸的降临而在现实中找不出原因 

时，一般要请神问鬼或占卜，查找原因，看是何鬼作祟，或是 

冲撞何神，然后决定解决的方法和手段，这往往需要求助于此 

类人。 

⑦ 壮族生育习俗。人们认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天上司生育之 

神“花婆”花园里的一朵花。因此，预知自家未来事或已死去的 

亲人事，便找仙婆（巫婆）问花。为一种原始巫术的遗存。引 

自《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3年， 

第 764页。 

⑧ 刘三姐在民间传说故事中的形象是多样化的， 作为巫便是其中 

的一种。参见黄达武《刘三姐的双重身份——歌仙与巫神》，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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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FlowerMother Myth of Zhuang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LI Suzhuan, JIAO Wenhe 

(Literature College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dvanced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Flowermother myth of Zhuang minority has a unique influence on procreation custom. Most studies on 
faith in Goddess in the past generally focused on the aspects of folk literature and folklore, which did not cast off textual 
and literary mode. As a result,  the relevant studies cannot be extended to the broad field beyond written records.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and imitating the vision and theoretical models of contemporary 
folklore, religious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mythology, intends to make a new interpretation and elaboration 
for the Flowermother myth and the phenomenon of procreation adoration embodied  in the myth, expecting  to reveal 
the mystery of the faith in Goddess of Zhuang Minority. 
Key Words: Zhuang Minority; Flowermother myth; procreation adoration; literary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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